
我們這一代人都
認同 「熟讀唐詩三百
首，不會作詩也會
吟」 。當年上大學修
讀先秦兩漢文學課，
老師在堂上講《離
騷》時背一段講解一
段，我們非常佩服。

古往今來，形容一個人天資聰穎常常用
一個詞 「博聞強記」 。但來到AI 時
代，傳統的教育觀念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近日馬雲在一次活動時表示，未來
教育並非讓孩子 「背得更多，記得更
多」 ，而是他們想得更有趣，更有創
意，更加獨特， 「不是讓一千個學生給
出同樣一個正確的答案，而是讓一千個
學生學會提出一萬個不同的好問題」 。
社會上有些人對使用AI仍心存疑慮，
馬雲說 「不要再猶豫用不用AI，而是怎
樣教孩子去用好AI」 。其實不僅孩子們
要學習如何用好AI，孩子們的長輩同樣
必須，確切說是更需要學習使用AI、用
好AI。

幾天前在一次聚會上，來自上海某
國企高層裘總透露，國家有關部門明確
要求國企廣泛應用AI，二○二七年要達
到百分之七十，到二○二九年要達到百
分之九十。國企管理層都很焦慮，因為
要達標並不容易。但我的第一反應是，
這項硬指標反映內地在推動AI應用方面
的決心和力度。假如你想進國企求職，
不懂使用AI恐怕希望渺茫。國企佔全國

企業總資產近六成，國企AI的普及率對
全社會將帶來怎樣的效應，可想而知。
我的第二個反應是，香港在應用AI方面
似乎沒有指標或願景，會不會導致落伍
落後？

不過，香港也有自己的優勢。裘總
的企業剛剛在香港科學園主辦全球科技
界矚目盛會 「2026 WAIC UP！全球
年終盛會」 ，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會
（WAIC）系列活動自二○一八年在上
海創辦以來，首次移師香港舉行。特區
政府官員及數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
科學家、學者、產業領袖及創業者雲
集，三家落戶科學園的企業更即場展示
最新AI及機械人技術，充分呈現香港在
推動 「AI+」 產業落地方面的成果及潛
力。裘總說，香港國際化的優勢，是吸
引主辦機構在這裏舉辦世界人工智能大
會系列活動的最主要因素。據介紹，這
項活動將在香港每年舉辦，既為香港盛
事經濟添彩，更為香港AI行業的發展和
AI教育及應用增添動力。

那天聽裘總介紹，除了舉辦WAIC
活動，還打算把大會的官方雜誌《WA-
IC UP！》在香港落地，推出中文繁體
字和英文雙語版，不僅介紹AI，亦將運
用AI技術作為傳播手段。主編Bobbe
說，作為科技的AI必須與人文結合，一
句話就把AI倫理的問題點了出來。更難
得是一批來自香港、內地以及美國、英
國的優秀年輕人，願意和WAIC合作，
他們共同的背景是都曾經在英美留學，

有的就是學AI相關專業，或者對AI非常
感興趣，他們組織NGO，在家長和教授
的支持下投入AI初創，參加公益活動。
那天聚會一位年輕人Matthew的發言，
幾乎把整個地球都當成他們NGO做公益
的舞台，不少想法就像馬雲所說的 「有
趣、有創意」 。我留意到具備東西方雙
重文化背景的優秀年輕人很少談過去，
更聚焦未來，談論AI就像家常便飯。

我們經常講一個詞叫 「鴻溝」 ，富
人與窮人之間有鴻溝，發達國家與發展
中國家有鴻溝，在數字和AI時代，不同
社會階層在接觸與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上存在的巨大差異，也可以稱作鴻溝。
馬雲在他的公益基金 「臘八之約」 活動
上還說，AI時代的鴻溝，並非技術的鴻
溝，而是好奇心、想像力、創造力、判
斷力及協同能力的鴻溝。

AI也帶來很多問題，甚至是嚴重的
社會問題，例如對就業市場的衝擊可能
達到海嘯級影響，如何讓AI向善，讓AI
服務人類而不是相反，更是全世界全人
類都關注的重大問題，相信也是WAIC
關注的問題。但在教育領域，學校、家
長和社會防範學生利用AI抄襲、對AI形
成倚賴，固然是應有之義，但更要以開
放的態度，讓青少年在使用AI學習過程
中產生好奇心、激發想像力，進而培養
他們的創造力。我們這一代人接受教育
的理念和方法已成 「古董」 ，今天也要
像年輕人一樣學習AI，用AI學習，才不
會被時代淘汰。

學習AI和AI學習

維港看雲
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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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滿維也納
張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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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從美國留
學歸來，行李裏多
了一個黑色的拎
包，拎包裏有一隻
毛茸茸的布偶貓，
兒子叫牠：胖丁。
名字取自《大偵探
皮卡丘》裏，那隻

圓滾滾的粉色神奇寶貝。牠有湛藍的
大眼睛，粉嘟嘟的鼻頭──是個標致
的小姑娘。

可即使這麼萌，起初我心裏也打
鼓。我怕貓，從小就怕。一見貓，就
忍不住想尖叫。其實不止貓，狗、
雞、鴨……所有活蹦亂跳的小動物，
我都怕。被迫和胖丁 「同居」 的日
子，我整天處於神經繃緊狀態。怕牠
抓我，怕牠咬我，怕牠突然衝過來，
怕牠冷不丁跳上床……

胖丁天生有眼疾，每天需要滴眼
藥水。一日，老公出差，兒子休年假
外出旅遊，滴眼藥水的事情就落到了
我身上。

怎麼滴呢？抱住牠掰開牠的眼。
動作我知道，可是不敢做。

就像壯士上戰場時需要喝口酒壯
壯膽，我給自己餵了塊巧克力， 「一
二三」 ，硬着頭皮衝過去，渾身汗毛
都豎起來了。最終的結果，當然是我
戰勝了自己，完成了滴眼藥水這一
「壯舉」 。

這次過後，我發現我的怕貓症不

治而癒。原本怕被咬，現在發現即便
被咬也一點兒也不痛，因為胖丁只是
用牙齒輕輕咬一下，像一種試探；原
來，只要不故意招惹牠，牠根本就不
會對我亮爪子；原來，牠衝過來時，
我只要側身躲開就好了；原來，牠跳
上床，輕輕拍一下牠的屁股，牠就會
知趣地溜下去。

就這樣，我一點也不怕胖丁了，
不僅不怕，還光速變身成忠實 「貓
奴」 。不但每天主動湊過去索吻，用
手指給牠做SPA，心甘情願剷屎，還
愛屋及烏，見了可愛的貓周邊就忍不
住買下來。具體到吃食，就是一看到
萌噠噠的貓爪就想舔一舔。比如，一
杯咖啡，配一塊貓爪慕斯蛋糕，曾陪
我度過一個愜意的下午；比如，我特
意去打卡了一家滿是貓元素的烤肉
店，店內的美食名稱和造型盡同貓咪
有關，不嘗一嘗都對不起 「剷屎官」
的頭銜；比如，在一家粵菜館裏，我
點了一份貓爪養顏糕，那肉球肥嘟嘟
的模樣，讓我摸了又摸，才萬分不捨
地吃掉它……

後來和一位學過心理學的同學聊
起這段轉變。她告訴我，我的怕貓
症，大概是被 「暴露療法」 治好的。
所謂 「暴露療法」 ，簡單說就是：怕
什麼，就去接近什麼。把自己扔進那
個恐懼的場景裏，直到習慣成自然，
恐懼便消融了。 「暴露療法」 的座右
銘是： 「讓我們習慣於不舒服。」

暴露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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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脫曾是世界上最難抵達的地方之一，
在中國西藏。

去趟西藏本已不易，去西藏墨脫更不
易。那裏是北半球熱帶最北限，海拔雖低，
可一面朝海灣，三面被高山包裹，到達那
裏，必須穿過青藏滇藏高原大面積惡劣無人
區，必須翻越寒冷到沒法正常呼吸的層疊極
高山。

那裏曾是 「高原孤島」 ， 「全國唯一不
通公路的縣」 。一直以來進出墨脫純靠雙腳
跋涉，羊腸小徑＋猴子路＋雲梯＋溜索＋獨
木橋，來回十天。徒步運動興起後，墨脫成
為中國十大徒步線之首，其中 「骨灰級」 七
十八公里，要翻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沿江
半山腰小道最窄處只能容半隻腳，遇到塌方
泥石流這半隻腳窩都很可能被沖沒；在穿越
號稱中國 「亞馬遜雨林」 時會與蛇蟲糾纏；
尤其經過著名螞蝗區，野蠻生長的螞蝗個頭
大，褲腳袖口紮再牢都防不住，一旦被吸
附，得待牠吸飽由長變成滴溜圓的花生粒，
這時碰牠會自己滾下來，如果沒吸飽硬拔，
吸管斷在皮膚裏就是大麻煩。

曾看過一篇報道：記者問一位十六歲墨
脫男孩， 「從派鎮回家需要走幾天？」 「五
天。」 「都是徒步走過來嗎？」 「嗯，沒有

別的辦法，只有走。」 「路上風景怎麼
樣？」 「什麼風景？」 「你回家路上的風
景，山或者水。」 「沒留意過。」 他說着，
低下了頭。

確實發生過不幸，當地急病人，十多位
背夫輪換背，還是沒能撐到出山。

墨脫是中國邊境，邊境得有人住、守，得
與外界聯繫，所以必需的公路成為墨脫聞名於
世的話題。

之前這條路試圖修過四次，因技術滯後
停工，因雪崩塌方中斷。直到半個世紀後的
第五次築路，二○一三年扎墨公路終於通
車。現在，墨脫已全縣通車。

公路雖通險仍在。外地人得先到西藏林
芝或波密集結，在允許進墨脫的日子一早上
山，爬升到海拔三千七百米的隧道口，再開
始向下走，車掛在半山腰，一邊深淵一邊峭
壁，近三小時下行九十多公里落差三千米，
幾乎是垂直降，不停急彎大拐，直繞到海拔
七百多米的墨脫縣城。

空間垂直，氣候同步垂直，五十公里內
囊括極地到赤道全部景觀。

隧道之前是西藏典型極寒帶畫風，積雪
覆蓋的峰，峭壁聳立的山，雪峰高山間夾着
冰川冰磧，與石礫相混合只剩灰白褐三色，

高高在上被雲霧纏繞，冷酷地拒絕一切生
命。

幾個彎後旋即轉入高山草甸，毛茸茸草
皮掛層白霜，陽光先到達的地方白霜融成露
珠眨着眼，偶有散放的牦牛，牛鈴叮叮在空
曠中脆響，穿過清冽稀薄的空氣，傳遞出獨
屬西藏的人間煙火。

再轉過幾個彎，亞寒帶代表針葉林陸續
細高高直立在山坡。很多面前還豎着牌，想
必應該是珍稀樹種。瀑布隱約於樹林間，也
細長，垂直傾瀉，聲音震天響。

隨着不停的急彎轉啊轉，樹葉漸肥漸
大，依次經過闊葉林的溫帶、滿山常綠的亞

熱帶。
當樹木茂盛到只留出眼前一條車路，車

窗外開始閃過一叢叢大芭蕉葉，熱帶到了。
墨脫縣城到了。

半日遇四季、十里不同天，這罕見的生
態環境，使墨脫天選成為整個青藏高原生物
系統最豐富地區，特別地標雅魯藏布江大拐
彎，切出世界最深最長大峽谷，保下了大面
積原始森林和裏面許許多多珍稀物種，甚至
雲豹。目前我國雲豹數量僅存不足五十隻，
屬於功能上瀕於滅絕物種。可就在最近，有
人在墨脫再次發現雲豹。

墨脫人煙稀少，原住民門巴族、珞巴
族，相融這片土地千百年。尤其珞巴族是除
赫哲族之外中國人口第二少的民族，全族約
四千人。上世紀五十年代珞巴族還處於刀耕
火種的原始社會，即便今天一躍千年步入我
們同時代，仍泯於深山中；仍信仰神山聖
水；也恰是這種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延續生命
的最原始渴望，使他們與包括雲豹在內的所
有生靈家人般和合與共。

正如門巴族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那
一世》詩中所講， 「我轉山轉水轉佛塔，不
為修來生，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那裏，人
與生靈彼此不被打擾又守望相顧。

繽紛華夏
王 璟

人生在線
尹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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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幅 「福」 字，像一個個燃燒的火
把，在維也納聯合國總部圓大廳，照亮了一
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由中國常駐維也納代表
團、維也納聯合國中文會主辦的 「維也納聯
合國新春招待會」 在龍騰獅舞的喜慶氛圍中
拉開了序幕。

熟悉的音樂，歡快的節奏，舞台上昂首前
行的中國龍，盡情騰躍的一對獅子，構成了一
幅又一幅的 「中國印象」 。有趣的是，舞龍舞
獅者都是奧地利人，十幾位對中國文化一往情
深的年輕人在彎腰挺胸、跳躍奔騰之間，將一
個民族的圖騰演繹出祥和、喜慶的視覺盛宴。
那份沉醉與陶然，是東西方文明的不斷靠近，
不斷交融。

來自中國的著名書法家蘇士澍先生把親筆
書寫的 「躍馬迎春，福到萬家」 帶到新春招待
會，他在現場向維也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
負責人、各國常駐代表和外交官、國際職員，
華人華僑介紹了 「躍馬迎春，福到萬家」 的題
旨。蘇士澍深入淺出、妙趣橫生的解釋，讓與
會者體會到中國馬年的特殊意味，以及中國人
對馬年的期許和感受。

「春節不僅是中國和一些亞洲國家最重要
的傳統節日，更屬於全世界。當今，中國科
技、中國品牌、中國城市、來自當代中國普通
民眾的健康生活時尚，給寒冬裏的世界帶來了
陽光的、清新的快樂。」 中國駐維也納聯合國
總部代表團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維也納辦事
處和其他國際組織代表李松先生在馬年新春招
待會上所講的一席話，讓維也納一月二十六日
這一天春風和煦、春意滿園。

的確如此，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
全球南方重要的成員，為世界提供了積極、穩

定、健康、向善的正能量，同各國攜手促進世
界和平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
此，李松大使強調： 「中方願與維也納國際組
織和廣大成員國加強溝通協作，堅定維護現行
國際體系，增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堅守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倡導真正的多邊主義，大
力推動發展議題重回全球治理議程的中心、提
升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為聯合國
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新春招待會是為了 「躍馬迎春」 ，希望
「福氣」 走進千家萬戶。不同膚色的國際友人
手裏拿着福卡，不同書體的 「福」 字在維也納
聯合國總部圓大廳透出別具一格的魅力與美
感。這些 「福」 字是由蘇士澍、鄭曉華、封開
許、車樹林、潘衍習以及筆者在現場書寫的。

書寫 「福」 字，贈送春聯，舉辦 「躍馬迎
春，福到萬家──中國六人書法展」 ，是 「維
也納聯合國新春招待會」 中一個美妙的樂章。
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蘇士澍已逾七十六
歲，他寶刀不老，沉着痛快，一筆一畫書寫的
楷書 「福」 字受到了華人華僑和國際友人的喜
愛，他們在蘇士澍的書寫台前排着長隊，等待
蘇先生書 「福」 送 「福」 。從國內帶來的精美
福卡是蘇士澍親自設計的，菱形的紅色底襯，
白色的外沿，配着紅黃相間的掛帶和垂穗，既
有傳統韻味，又具現代審美效果，引發現場觀
眾極大的收藏興趣。分配給蘇士澍的福卡寫完
了，觀眾也遲遲不肯散去，蘇士澍又讓工作人
員拿來普通的紅紙，繼續為大家書寫。蘇士澍
說： 「馬年就要到來了，希望把祝福更多更好
地送給世界各國的朋友們！」

鄭曉華、封開許、車樹林、潘衍習都是享
譽中國書壇、文壇的書法家和詩人，他們被國

際友人、華人華僑圍成一團，他們書 「福」 的
毛筆一直忙碌不停，甚至錯過了吃飯時間，也
沒有絲毫怨言。他們重視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
的機會，始終俯首揮毫，書寫着一幅幅飽含情
感的 「福」 字，一一送給與會者。在書寫現
場，他們還應與會者要求，書寫了 「馬到成
功」 「一馬當先」 「團結」 「龍」 「馬」 等吉
祥語句。

筆者忝列書 「福」 者的行列，一位來自意
大利的中年男子讓我在 「福」 字的一側寫上他
的名字，於是我用毛筆在福卡上抄下他寫給我
的字母，並親手交給他。一位來自法國的女青
年讓我寫一個 「愛」 字，我問她是不是在談戀
愛，她高興地點着頭，還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一位膚色黝黑的非洲小伙子拿着我寫的 「福」
字，問： 「這是什麼意思？」 我通過翻譯告訴
他， 「福」 是一種美好的寓意，與談戀愛的感
覺很相似，他聽後高興地與我擁抱致謝。

歷時近三個小時，二百餘張福卡和三百多
張紅紙都寫完了，我們情緒飽滿，還書寫了五
十餘副對聯。此時維也納聯合國總部圓大廳是

一片紅色的 「福」 字的海洋，一幅幅 「福」
字、一副副春聯，與在國際組織工作的官員、
職員和華人華僑交相輝映出馬年新春招待會的
溫馨時刻和溫馨場面。

值得一提的是 「躍馬迎春，福到萬家──
中國六人書法展」 同時舉行，此次展出的作品
是參展書家蘇士澍、鄭曉華、封開許、車樹
林、潘衍習以及筆者在北京創作完成的，傳統
形式的書作及春聯，彰顯出濃郁的中國特色。
為了更好地體現馬年新春招待會的文化內涵，
詩人、書法家潘衍習創作了二十餘首格律詩和
三十多副聯語提供給書法家們書寫。中國書法
創作一直強調文辭與筆墨的融合，這些藝術感
覺豐富的詩與聯為書法家提供了堅實的創作基
礎。在國內，書法家們大膽構思、潛心創作，
在內容和形式上求新，力爭給觀眾留下深刻的
印象。這批作品在國內精心裝裱後，由書法家
隨身攜帶到維也納，為馬年新春招待會點燃了
一簇文化聖火。

「福」 滿維也納，中國 「福」 就是在馬年
新春綻放的和平、幸福、美好的花朵。

▲ 「維也納聯合國新春招待會」 一月二十六日揭幕。 作者供圖

▲西藏墨脫雅魯藏布江大拐彎。 作者攝


